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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微音艺术馆将落户纽约“苏荷”
“他曾经做了 17年鞋匠，但最不舍的是手中那支画笔”

李 兵

上海现代美术史上绕不过去
的人物

在上海现当代美术史上， 任微音是一
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
四十年代， 一些上海前辈油画家自觉地将
西方美术作为文化引进的对象， 糅合了民
族文化的元素， 使得以后的中国油画逐渐
向“融入民族血液”的方向演变。 近年来，随
着上海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艺术品市
场的火热， 一些为人遗忘的上海前辈油画
家浮出“水面”，重新得到人们的认识。 海上
前辈油画家任微音就是其中十分具有代表
性的一位。

任微音生于1918年，原籍云南，自幼生
长在上海，童年即酷爱绘画。 他家庭环境优
越，早年家里为他聘请法国家庭教师。 后考
入新华艺专，1936年毕业后入上海美专研
究所，师从王济远、潘玉良，兼听黄宾虹、姜
丹国画课。 他于1938年举办第一次个展，受
前辈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的关爱，先后
入重庆国立艺专和上海美专任教。 上世纪
50年代中期， 他在上海自创 “东方画室”；
1959年创作的作品《桂林公园》选入上海风
景画集；1987年在广东画院举办“任微音油
画展”；1988年在美国纽约哈夫纳画廊展出
作品；1991年应邀赴美在洛克菲勒中心举
行个展，同时出版《任微音作品集》。 任微音
1994年病逝于上海。 他的油画作品一向给
人富于东方情调的印象， 这种美感来自其
独特的薄彩画法。 他以出色的才华、流畅而
具有东方艺术的笔线与抒情画景， 令人欣
赏赞叹。 也许是受到经济状况的制约，任微
音生前创作的油画尺幅都不大， 表现的多
为深巷庭院、渔港街景、小桥流水、亭台楼
阁。 但站在他的作品前，观者会感受到一种
只有中国画才拥有的气韵， 而这种气韵多
半是由线条与细腻、老辣的小笔触组成的。

把“薄油彩油画”推向社会

任微音一度无力购买画布， 就画印废
了的纸板；用不起颜料，就添加油料。 在那
些日子里，作画还需偷偷摸摸。 就在这艰苦
的环境中，他最终摸索出一套技法，画出许
多上乘之作。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段时间

画出了以前和以后都难以呈现的作品。
任微音曾经在五原路、 常熟路口修塑

料鞋谋生。 一修 17 年， 漫画家张乐平等
老朋友、 老学生都来看望过他。 在那动乱
的年头， 他被规定不许作画， 而且是被群
众监督。 学生们负责掩护他， 给他送来了
一些印刷废弃的纸板， 一些油彩画笔。 他
在纸板上涂了底色刷层油， 用废木条木板
钉了个箱， 外表上他是个走街串巷的匠

人， 瞒过那些老头老太们， 溜进了不售门
票的公园、 躲到了寂静的村庄或黄浦江边
坚持创作。

任微音的用色是深沉的， 甚至可以说
有点苦涩， 但苦涩中有底蕴， 让人体味再
三。 比如他创作的 《荷花》、 《莘庄民
居》、 《北郊所见》 堪称杰作。 任微音花
费 60 多年苦心追求油画的中国风格 。
1980 年， 任微音发表了 《从油画的中国风

格谈到薄油彩的效果》的论文，正式把“薄
油彩油画”推向社会。

在上海美术馆，人们发现了一
位“中国印象派的天才”

虽然任微音生于上海，成名于上海，最
后殁于上海，但是，真正让上海的公众对其
有全新的认识还是 2010 年在原上海美术
馆举行的 “任微音艺术回顾展”。

记得“任微音艺术回顾展”举行时，上
海美术馆底楼大厅正在举办陈逸飞作品
展，冠盖云集，各方名流纷至沓来，吸引了
无数海内外的美术圈内外人士。 不少人看
完了陈逸飞作品展览后， 顺带到四楼看看
其他展览。

“任微音艺术回顾展” 就在四楼。 不
看则已， 一看之下， 许多人纷纷打听：
“任微音是谁？ 怎么上海居然有画得如此

出色的艺术家？” 一位中国美术学院的教
授看了展览说任微音简直就是 “中国印象
派的天才”。 一夜之间， 任微音的名字名
震全国美术圈。

上海《艺术当代》编辑漆澜说自己原来
不知道任微音是谁的时候看见其作品的。
任微音作品所透出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
画面透出一种有教养而又质朴率真的气
质， 和一种明确而执着的实验精神，“直觉
告诉我，这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著名画家方增先认为， 像任微音这样
有成就的油画家，在圈内是不多的。 他对油
画的本质和民族文化，有创造、有贡献。 无
疑，他的作品是第一流的。

与任微音惺惺相惜的著名评论家水天
中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几十年后观览
他的绘画，却是一派潇洒的点划，充溢着清
雅与淡泊，绝无丝毫悲愤与哀怨。 ”

中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贾方舟说，“像任
微音先生这样优秀的艺术家， 这么多年来
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是很遗憾的事情。 任
微音的重新出现，以及沙耆、李青萍的重新
出现，应该改写中国的油画史。 ”

原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 著名画家沈
柔坚认为， 任微音从中国写意技法中吸取
养分,他特别注重线条的应用,他觉得线条
的技法中国画堪称第一。 为了让油画能挥
洒自如,他试验用稀薄的油彩作画,并称其
为“薄油彩画法”。 这除保持了西方油画的
光、色等特点之外,还展示了生动的气韵和
诗般的空灵。 任微音把从中所得的愉悦称
作东方式的快乐。 他的油画洋溢着激情,颇
具节奏感和韵致,我以为它是富有中国特色
与个性的艺术。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 评论家
徐明松认为， 任微音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
就即便放在现当代世界油画创作领域，也
丝毫不比任何一位顶尖艺术家逊色。 上海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油画史》 作者李
超先生认为， 现有的中国油画史对任微音
这样杰出的艺术家的挖掘是远远不够的，
他学贯中西， 对油画艺术的民族化和中国
化做出了多方面的开拓。 任微音并非孤例，
他实际代表了一批因为种种原因被美术史
所忽略低估的艺术家。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季平小我十来岁，我们相识于 80 年
代初， 那时他是工人业余画家中的佼佼
者。 那幅画筑路工人的《大路歌》创作，至
今我还历历在目， 当年的腕底功夫就很
不错的。 后来他进了媒体工作，但水墨始
终是他的最爱，近二十年来，他已是活跃
于上海的优秀水墨艺术家。

这三十年来， 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但那份融入了我们儿时
记忆的弄堂、石库门时时出现在梦乡中。
那会儿，季平在报社做夜班编辑，在夜深
人静时面对着昔日灯光烁烁、 充斥着市
井烟火的瓦砾宅基时， 心头掠过一丝苍
凉。 于是就好想把这种失去了的记忆，用
笔画出来。 这种源于表达的冲动，让他一
发不可收拾，他用水墨画起了城市风景。
他画石库门，寻常百姓的民居，也画上海

的花园洋房。 然而即使是欧式的洋楼，但
一看就觉得是上海， 那种上海特有的气
息， 有点洋气， 但又会露出些许市井气
味。 这或许正是季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的上海艺术家特有的敏感与自觉。 季平
原本热衷的是画人物， 其实他的这种敏
感在表现都市人物时更为突出。 在十多
年前他就画起了在拥挤的地铁里的人
群，街上行色匆匆的行人。 他很早就将视
角投射至当代人的生存状态。 改革开放
以来上海在全球化的旋涡中， 经济高速
运营， 人们的精神与生活状态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 在季平的一批新作中正将镜
头对准了这些都市的白领、 外来务工者
和普通的市民。 面对新的主体显然传统
的笔墨方式， 趣味气息都已经无法贴切
表达此种意蕴。 季平采用的方式直率而

强烈。 版画般明快直率的黑白， 整体概
括，这种消解经典，颠复传统的手法，无
非亦是作者进入当代语境的一种策略。
这种拒绝中庸、拒绝含蓄、正是季平进入
当代的主动表达。 季平是造型能力很
强的画家， 然而强也有强的难处， 因为
强，容易概念化，容易缺少斟酌，千篇一
律。 故塑造的陌生化是一条出路。 陌生可
以冲击审美疲劳， 陌生让画面的结构变
得扑朔迷离， 陌生会引得全然新颖的多
因素的搭配。 季平极喜欢关良的人物造
型。 关良的拙趣是他塑造时的精神标
杆。 季平近年来非常注重于写生，写生
景物、写生人物、从写生中获得自然万物
发出的生命信息， 从写生中体悟这些信
息与水墨技法的内在逻辑。 当我们手握
毛笔表达对象时， 逻辑是构成季平水墨
的内在原理。

前几天读到一篇谈古体诗与互联网
的文章， 古体诗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逐
渐形成了超稳定的创作思维、模式结构。
而今在进入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与文化
环境后， 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其衰落边
缘的命运。 那么对于有上千年历史的传
统水墨画岂不亦是如此。 季平在做的种
种水墨实验正是努力进入当代语境的智
慧选择。 在他近期的一些都市人物中，他
舍弃了毛笔衣纹的勾描式的塑造， 舍弃
了许多细节，舍弃了墨色的枯湿浓淡，几
乎以单纯的墨色，支撑画面的框架，随后
以深沉的灰色烘染其间。 留下的是明快
与醇厚、朴实与大气。 当然这种与大众欣
赏经验相悖的笔墨方式， 必然会引起众
人的不适。 然而任何新语言语法的诞生
总是在破坏旧有语言， 逻辑的基础上不
断自我修炼、自我完善，不越雷池，何谈
创造？ 当然我未必就是认为这已是非常
完美了， 但这一步的跨出是有决定性意
义的。 季平近期还画了一组花鸟山水
的小品，拈取传统山水花鸟的图式结构，
但抽离了传统的皱法与文人气息， 试图
别呈新构。 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有思考有
追求的画家。 一套完善的语言系统应该
能自如地言说人物山水花鸟。 齐白石、林
风眠、程十发，何人不是如此？ 这是非常
有意义的尝试，面对的疑难还是重重的。
图式是古典的， 与之匹配的笔墨结构放
弃了，那么如何以新的韵味替之？ 文人气
消解了， 那么又该以何类气息充之？ 当
然，创造的乐趣正是在这重重的坎坷中，
正是这种冲动会展现水墨的更多的可能
性，季平的勇敢的实践，不息的思考，智
慧的写生， 就是在努力地以自己的水墨
实验来回应这重重的疑难。 季平的明天
会更加美好，我将拭目以待。 （作者系上
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艺术家）

来自都市的水墨
张培成

写这篇文字时， 我刚去了一个规模
颇大的艺术展场， 或迎合世风， 或四平
八稳的画风见多了， 也就只有木然走过
……

回头来看李新华的画， 便觉得豪
气， 坦荡， 我的情绪随之被带进一种色
彩的交响。 这不是技术问题， 是情感，
是做艺术的人必须要有的情感。 即使你
是冷静型的画者， 也总该有一丝冷静的
思绪让我们觉察吧。

于是， 我给出李新华的作品两个关
键词： 生命、 色彩。

看李新华的画， 你会感觉到一种生
命的跃动。 但这种生命的跃动， 不是来
自画面上的物象， 那些风景、 静物几乎
是所有画家都描述过的， 并不新鲜。 新
鲜的是， 李新华不是在描述物象， 而是
用自己的富有生命感的笔触去冲撞， 去
激活， 去唤醒静谧的物象， 使之跃起为
生动。 其实， 我一点都不关心李新华学
了谁？ 用了怎么样的方法？ 甚至她曾游
学到了哪里？ 我只在意她自己面对生活
的真诚， 自己发自灵台的情感， 自己曾
被大西北养育的风尘感， 是否因此而让

我看到。
初看李新华的作品我似发现了她的

致命伤， 即物象的不同质地含混不清。
但整体思考我似又感悟， 比起真诚地表
达自己的所属种类， 我的所谓发现非但
不致命， 甚至还助力生命的蓬勃。 或许
所谓物象与表现这些物象的肌理、 笔
触、 色彩， 以及动笔的速度， 在李新华
那里只是一个由头， 一个释放她内心的
带有生活历练的情感 “困兽” 的一个由
头。 没有了这个由头， 所谓其它我所强
求的， 是不是略显矫情。

不信， 让李新华认真去描摹并死抠
物象， 以区其质地差异， 那她的浓郁情
感何以寄托？ 她蓬勃生命何以安放？

推动李新华情感释放的是色彩 。
严格讲， 李新华的色彩不是细腻的 ，
不是多层次的。 但我看到了被破竹的
笔势所带动而起的色彩对于扩展画面
天地的干预能力。 我是说， 色彩的问
题不仅仅是色度、 色相、 色性等等 ，
更重要的是色彩的力度， 响亮度和扩
张度。 请不要误会， 这种力度， 响亮
度与扩张度不仅限于李新华这样的表

达。 许多温情雅致的色彩， 同样可以
很出色地表现出色彩的力度， 响亮度
与扩张度。

具体看李新华的作品， 她有着自己
鲜明的色彩倾向， 这种倾向除了可看出
她衷情的色调外， 更重要的是可看出她
有意或无意所强调的不是光源色， 不是
环境色， 更不是固有色， 而是感情色，
这包含着情绪色， 情调色！ 画面上的诸
多对比关系， 如大小、 冷暖、 虚实、 疏
密、 厚薄等等， 都看出经过了情绪与情
调的调教。 在这种调教下， 李新华释放
出的色彩， 就像释放裹挟着情绪、 情调
的流水。 它让眼前的物象， 不再是物
象。 如果开句玩笑， 我看到其画面上的
物象已被李新华的情绪、 情调之流水撞
击的摇摇晃晃， 醉意朦胧。 对！ 就是心
旌荡漾的李白表达的那种： “我歌月徘
徊， 我舞影零乱”。

然而， 我以为唯有这样， 李新华才
能在如此亢奋之后， 找到一份独属于自
己的心神与生活的安宁。 这， 才是最最
重要的……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被破竹的笔势
所带动而起的色彩

马凯臻

明年是上海老一代已故著名油画家任微音诞辰 100 周年，他
的艺术馆将“飘洋过海”，于明年初正式落户美国纽约著名的艺术
区域———“苏荷”区，这也是首位中国油画家在美国成立的专门的
艺术馆。 美国一些知名的博物馆、美术馆正在筹划为任微音举行作
品回顾展，以介绍、彰显、传播这位具有传奇色彩和鲜明海派特色
的代表性中国老一代油画家杰出的绘画艺术。 任微音和他同时代
的诸多为了民族油画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已经受到国际艺术界
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年来，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季平先生创作了一系列的水墨写生，重点聚焦于
城市化改造浪潮中，人们在生活、记忆、观念与思想上细微的变化。他的作品通过对
城市人群的独特观察与写照，从都市视角出发，注重中国山水绘画传统之后想象力
的表现，在美术圈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和讨论。

▲季平作品之一

▲季平作品之二

▲任微音系列作品之一▲

任微音系列作品之二

名家风采 佳作推荐

大师逸事


